
「マネ！」肩膀上的尼子對善抗議著，善抓了抓頭，雖然已經找了兩天，但

怎麼找尋，都無法找到那名訓練家。 
 
「唉...我知道...嘛...」善走向前，蹲了下來輕輕摸著哭嚎著的六尾。「我們
今天先這樣吧？明天再帶妳過來...」 
 
話還沒說完，六尾垂著耳朵，淚眼的看著善，讓善又深深的嘆氣。 
 
看了一下通訊器，離太陽下山應該還有一個多小時，但這個月已經請很多

天的假...恐怕再請下去，會很難跟上級交代吧？ 
 
「...好吧...再一下下吧...」他伸手安撫不耐煩的尼子，大概是肚子餓了
吧？畢竟年紀還小，善不怪她在這種時刻有這樣的反應，只默默的掏出巧

克力棒給她。 
 
大不了太晚的話，就請凱太郎跟西太郎帶大家下山，有晚餐當誘因的話，

那兩個調皮鬼應該會安份多吧？ 
 
希望如此，善這樣想著。 
 
「コン…！」聽聞還有找的時間，六尾又打起了精神，正準備繼續嗅聞的同
時，她被善抱了起來。 
 
「哪…高一點的地方比較好找吧？」善說著，稍微挪個姿勢，讓六尾已經有
些帶血的前腳能夠舒緩些。「………而且再晚的話，走散很危險。」 
 
「コン……」她輕輕的舔著善的手背－－那是幾天前被她咬傷的地方，依舊
還用紗布纏著，但已經沒有出血了。 
 
「嘛，沒事，小傷而已。」輕輕的摸著六尾的頭，比起自己的傷，他其實更擔

心六尾的狀況。 
 
 
 
不可能活著了呀… 



 
 
善清楚不過，受了如此重的傷，又被那喪心病狂般的瘋子攻擊著。假使真

的逃過一劫，那種傷勢下也不可能撐到醫院。 
 
「……唉…」他嘆氣，繼續抱著六尾以及尼子走在山道上。 
 
 
 
不知不覺四周已經開始昏暗下來，善看了看，單手抱著六尾，並從腰間掏

出了兩顆球。 
 
「……凱太郎、西太郎。」正要下令，懷裡的六尾發出了不明顯的哼聲，善再
次嘆氣，說道。「……使用閃光。」 
 
「マネネ！」尼子賭氣著的喊，善只能拿出最後一包餅乾遞給她安撫著，而

六尾則是抬頭，淚眼的看著善，發出了開心的吭聲。 
 
「……只能再一下。」無奈，其實自己的體力也快達到極限了。反倒兩隻凱西
，因為難得可以在夜晚的山路探險，顯得樂滋滋的，四周轉著幾個發光球

體，繞在善的旁邊四處張望。「…別走遠，這邊走散的話，我就不理你們直
接下山了。」 
 
當然，只是說說的而已。 
 
「マネ……」尼子在善的耳邊碎念著，其實善一直都懂尼子想表達什麼，但
他實在怕對六尾坦承的話，對六尾的打擊會過於龐大。 
 
但，一直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不可能一直跟著六尾這樣瞎混下去，善清楚不過，假使沒有真正的面對真

相，六尾只能一直處在希望以及絕望的迴旋裡頭跳脫不出來。 
 
「……六尾，妳的心情我很明白…但…」果然還是很難開口，善起了這頭後，
感到後悔萬分。「……妳的訓練家真的很了不起，真的。」 



 
「コン…」她盯著善，六尾不懂為什麼善在這種時候突然提起這個－－不，
其實她懂，那是個她不願意去面對的結局，一個不願意去碰觸的真相。 
 
「……我…懂妳的心情。」善停下了腳步，他將面罩拉了下來，在凱西們的閃
光照耀下，幾乎佔滿半臉的駭人的燙傷疤就這樣展露無疑。「…很後悔、很
不甘心…很痛苦…」 
 
 
甚至，想毀滅自己。 
 
 
「……嘛…連這群孩子都沒聽過呢…」深吸了口氣，善又繼續前進著，安靜的
森林內，只剩善沙沙的腳步聲。 
 
「……我父親，因為我而離開人世了。」他盯著前方，幽幽的說著，思緒慢慢
的回到了那一天－－－－ 
 
 
 
年幼的善站在工廠裡面，四周的大火讓他不知所措。 
 
現在剛好是假日，有來輪班的人本來就不多了，孤零無助的他，正處於火

場中央，濃煙嗆的他咳個不停，眼前已經模糊了，但恐懼感讓他完全動彈

不得。 
 
「小一！終於找到你了！」父親的聲音從後方傳出，彷彿救命的稻草般，善

回頭馬上跑往了父親的方向。 
 
「嗚哇－爸…爸爸…」被父親抱起的他，忍不住的大哭了起來，但隨即被對
方用衣物遮住了口鼻。 
 
「小一乖，這邊煙很嗆，男子漢不能哭的對吧？我們快點離開！」帶著一貫

自信的笑容，善的父親將善緊緊的抱在懷裡。 
 



——懷裡的善好像想說些什麼，但這已經不是為人父的他要考慮的事情

了。 
 
本身就是木頭加工廠，大火延燒的很快，他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路

徑逃生才行。 
 
出口的方向早就大火一片，倉庫那或許還有逃生希望吧？腦袋還沒理清前

，身體已經先行動了起來。 
 
通往倉庫的路一樣不好走，四周堆疊的木頭原料燒的正旺，父親將懷裡的

善抱的更緊。 
 
自己怎樣都無所謂了，只要孩子能出去就好，他心裡不停的祈禱著。 
 
「爸爸－－！！」善的一聲尖叫，讓他回過了神，他看向了善指的方向，但

上頭搖搖欲墜的梁柱還是朝著他們垮了下來。 
 
 
 
 
 
 
 
 
 

蹦框！ 
 
 



 
 
 
「唔…小一…你沒事吧？」撐著身體，梁柱的重擊以及燃燒的火焰，疼到令
自己發昏，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身下的兒子的安危。 
 
「我…我沒…爸爸…爸爸…嗚…我…」已經嚇到說不出完整的句子，善泛著淚
水不知所措。 
 
父親勉強帶著微笑的看著善，他心疼著這10歲的孩子，必須面對這種衝擊
的場景。 
 
「唔咳…小一…聽好…」腳已經沒知覺了，或許在撐一下，連意識都會消失
吧？父親撐著最後一口氣，輕輕的抹掉善眼角的眼淚。「……你是…正義的
英雄，對吧？」 
 
「……快…你快出去，幫爸爸求救好嗎？」要快…不然… 
 
犧牲的，一個就夠了。 



 
 
－－－善終於掏出了包包中巡邏用的手電筒，照亮了前方的道路，故事講

到一半時，兩隻凱西早就專注到忘記繼續使用閃光了。 
 
「……嘛…之後我怎麼找都找不到出去的路，過沒多久就被煙嗆昏了…」拉
起了面罩，不只臉上的傷疤，事實上善的肺也受到了些許的永久性損傷。

山中的冷空氣讓他氣管感到不適，透過面罩過濾，善感覺到舒緩了些。 
 
「等我再起來，已經是在醫院了…嘛，都是陳年往事了。」講訴時的語氣平
淡異常，但善刻意的避開了身邊寶可夢的視線。 
 
「沒有我的話就好了。」 
 
善搖了搖頭，這折磨了他數十年來的念頭又再次閃到腦海中，耳朵突然冷

不防的被尼子用力的扯了一下。 
 
「唔哇！尼子…怎麼…」側頭一看，肩膀上的尼子泛著眼淚，生氣的打著善。 
 
「啊啊…嗯…」善突然回想起幾個月前，家鄉的某位奶奶曾經對自己提過，
魔尼尼很容易受到身邊的人的情緒影響。「……抱歉。」 
 
「マネ...」聽著善的道歉，尼子才終於停下攻擊。善摸了摸尼子的頭，意外
著尼子比自己想像的還要敏感許多。 
 
「沒事，嘛...也別同情我呀...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何況現在混的算
不錯，或許下半輩子大概會就這樣繼續待在這了吧？ 
 
「...好啦...再五分鐘...可以嗎？」早就超過約定好的時間，但就這樣回去，
對六尾來說還是有些殘忍，反正天色早就黑了，早點晚點並沒有太大的差

別… 
 
 
 
 

https://www.plurk.com/p/mdo1iw


「唷哈？果然會回來呀？」 
 
 
 
一陣窸窣，一名不詳又眼熟的身影，從黑暗的山路中緩緩出現。 
 
「那麼忠心…真讓人感動呀？來找妳可憐又沒用的前主人嗎？」 
 
「哎呀…不對，現在的主人更沒用了呀？」上鉤著的微笑，男子輕蔑的說
著。「畢竟可是個孬種嘛，哈哈哈哈！」 
 
「故事很精彩唷？見死不救兩次的大叔？」 
 
善沉默著，手按住了六尾的眼睛，將她的頭壓到了自己的懷裡。透過善的

胸膛，六尾可以明顯感受到善因緊張而加快的心跳－－眼前的嘲諷著實刺

耳，但在善的腦中，現在最重要的是趕快逃脫出去。 
 
「啊啊…你們認錯人了吧？」善往後退了幾步，但背後不遠處傳來了威嚇的
低吼聲，他餘光往後瞟，幾隻黑魯加以及戴魯比正堵在後頭。 
 
反正有凱太郎跟西太郎在身邊，善並不是那麼的擔心，近幾次已經體會到

了瞬間移動的威力，但－－ 
 
「凱太郎、西太郎，帶著尼子跟六尾離開！」下令，他將身上的兩個女孩拋

到了凱西們身上，大聲的命令著。「快！」 
 
「マネ！？」還來不及反應，四隻寶可夢就這樣消失在山林中。 
 
在下令的瞬間，後頭的黑魯加攻擊了過來，善本能的用左手阻擋，卻讓手

臂被黑魯加緊緊的咬住。 
 
「呃啊－－－－！」慘叫著，混著火焰的撕咬讓善疼到差點昏厥，隨即腰間

寶貝球中的騎士蝸牛，就這樣自行跑了出來，將黑魯加撞走。 
 



「嘖…大叔？你在想什麼呀？」男子吹了聲無聲的哨子，幾隻戴魯比竄進了
山林內，開始搜索逃離的四隻的蹤影。「跟著凱西一起逃跑不就好了？哼…
沒差，主人還在的話，他們不可能跑遠吧？」 
 
「呼……唔…」忍著痛，硬撐著把騎士丸強置收回了球裡不讓他出來，蟲鋼
的不利屬性下，善不覺得騎士丸有任何勝算。 
 
他聽著男子的言語，確實一般人會這麼想，但凱太郎與西太郎一次只能帶

著一名人類或者一隻寶可夢移動。而方才如果先掏出球將六尾跟尼子收回

的話，勢必在逃跑前就會被攻擊。 
 
「……嘛…你說的是呢…」少了作為目標的六尾，狗群倒是沒有更近一步的
繼續攻擊，僅是繼續擋著後路。 
 
「喂，大叔，交出六尾的話，我或許還能饒你一命唷？」男子說著，直直的

走向了善，距離一近，兩人的體格差異馬上明顯的展露出來。「你覺得他們

真的會拋下你嗎？我培訓的戴魯比搜索能力可是一流的……我可不覺得他
們跑得了多遠呀…」 
 
「哪…反正那隻六尾跟你無親無故吧？真的被抓到…我可不保證你親愛的
魔尼尼跟凱西們，會有什麼下場呀？」他拎起了善的領子，輕鬆的把善給

舉了起來。 
 
「嗚……！」疼痛加上被拎起的不適，善扭曲的面容上留下了許多的冷汗。 
 
「……六尾…她…」在痛苦的呻吟中，善勉強的擠出了這幾個字。 
 
「喔？看來大叔你比較識時務呀？」男子笑著，面對生死關頭，無私的人基

本上是不存在的－－除了幾天前的那位六尾訓練家，讓他繞了好大一圈。 
 
「……六尾…的主人…在哪……」幾乎要喘不過氣，善斷斷續續的說著，才剛
講完，肚子馬上就被痛揍了一拳。「唔！！」 
 
「搞我呀！？哈！還是說你想預先知道你的下場？」他狂妄的說著，露出得

意的笑容。「反正六尾已經不在了，他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哪……」 



 
「看到我手下的狗了吧？」他將善稍微轉向戴魯比以及黑魯加那，黑暗中他

們身上的白骨顯得陰森，紅的發亮的雙眼，直盯著善與男子的方向，令人

不寒而慄。「那天正好還沒餵他們，那個廢物我就隨便我的狗處置了，然後

我就直接走了哪…」 
 
「呼呼…說不定連骨頭都不剩了吧？至少還能成為一餐，死前多少有用了
呀，哈哈－－唔咕！」男子笑到一半，善往他的肚子狠踹了一腳。 
 
「畜生！」他將善用力的扔向地面，並對他補了幾腳。「想死？你還有利用

價值，嘛…不如這樣好了。」 
 
他吹了吹哨子，狗群們馬上立起了耳朵，專注的看著男子。 
 
「在逼出六尾之前，我就讓你會會你的童年吧……煉獄！」一聲令下，幾隻
黑魯加口裡燃起熊熊的火焰，並對著善的四周噴射。傾刻，火焰就這樣包

圍住倒下的善的四周，並開始蔓延著。 
 
「怎樣？這樣還逼不出六尾嗎？小朋友…我知道你們就在附近，對吧？」男
子對著四周的山林喊著。「交出六尾，你們的主人就不會死唷？還是說你

們那麼希望主人去跟他的老爸相會呀？」 
 
「…呼…沒用的…」善勉強站了起身，拋出了兩顆寶貝球，其一蹦出了隻大
牙貍，叼著騎士蝸牛的球逃竄到樹林中。「……凱西沒那麼笨…有危險絕對
會避開…」 
 
「……而且…就算沒了我…他們也能過的很好…」畢竟，還有個地方能夠收留
他們。「…那邊…是你這種雜碎…也絕對攻破不了的地方…」 
 
 
 
 
諾丁漢育幼院…雖然裡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幹了些小惡－－－－－ 
 
 



「……六尾…還有那些孩子們……是不可能交給你的…」 
 
 
                     －－－－化為毬，就算被大火吞滅殆盡，也會保護裡頭的
種子，並待時機讓種子成長飛翔。 
 
 
「嘖！這一個兩個，怎麼都是有病的傢伙？好，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

你！」男子哨子一吹，犬隻們一擁而上，或撞或咬的，無情的攻擊毫無反抗

之力的善。「反正再等個幾天，我就不相信他們不會回來找你！」 
 
 
善咳著血，火焰中，他彷彿看到了那他從小就追隨、崇拜、並懷念著的身

影。 
 
露出了微笑，善往前伸出顫抖的手，不顧攻擊的，一步、兩步的往前走著。 
 
 
 
「唉伊－－！」 
 
 
突然，一聲戴魯比的哀號，讓他回過了神。 
 
或許是攻擊的太專心了，其中一隻年幼的戴魯比不小心被樹枝戳傷了腳，

滾在地上哀號著。 
 
而他的側方，正有個被火波及的樹，被燒過而脆化的樹幹撐不起重量，往

戴魯比的方向倒去。 
 
 
 

蹦框！ 
 



 
 
 

 

 
 
 
 
 
幾乎是反射動作的，善甚至比黑魯加們還要更快的往前衝去，用身體護住

了受傷的戴魯比。 
 
「哈啊…哈…」樹幹狠狠的壓在他的身上，他喘著粗氣，身上的傷加上樹幹
的重擊，已經讓善慢慢開始沒有知覺了。 
 
 
而犬隻的攻擊，也因為善的舉動而停止了。 



 
 
男子緩步的走了向前，他看了眼愣在地上的戴魯比，直接用腳把他踹走，

並踩著善的頭。 
 
「哼，最後還要逞英雄呀？嘛，偏偏救的還是最沒用的那隻呀？只會浪費

飼料的傢伙。」他用鞋尖把善的下巴抬起，輕蔑的看著奄奄一息的善。「下

場還不是那麼悽慘？這就讓火把你燒光吧，呼呼呼…可憐了你老爹當初把
你從火場救了出來，結果最後還是死於火海呀？」 
 
男子笑著，但隨即被一柱水槍給噴倒在地。 
 
「操！怎麼！？」他回頭，幾隻大尾貍對著火場不停使用水槍，而方才逃出

去的那隻大牙貍，遠遠的對著男子威嚇著。 
 
一聲劈開的聲響，善身上的木頭也被騎士丸劈開，他惡狠狠的瞪著男子，

並守在倒在地上的善的旁邊。 
 
「切，沒想到那麼快就回來了呀？反正你們主人也都沒救了…大牙貍就算
了，但騎士蝸牛應該還有些價值…」他吹了聲哨子，手指著騎士丸的方向。 
 
 
但這次狗群們沒有任何動作。 
 
 
「喂！攻擊呀！難道淋了水就怕了嗎！？」男子咆嘯著，他更用力的吹了哨

子，但狗群依舊分毫不動。 
 
 
「呼……沒用的……哨子大概進水了吧…」善的聲音從騎士丸的背後傳出，
他拿起了方才騎士丸歸還給他的兩個寶貝球，將貍太跟騎士丸收回了球

裡。「進水的狗笛應該吹不出要的音色吧…嘛…」 
 



「怎、怎麼可能！？你不是！？」男子愣著看著眼前的善，雖然身上還有許

多的傷，但以剛剛的狀態，絕對不可能如此一派輕鬆的起身說話。他再多

看了一眼，善的懷裡抱著一隻陷入昏迷狀態的魔尼尼。 
 
「………沒想到被這群孩子給救了呀…」他將尼子收回球裡，善盯著眼前的
男子，表情依舊的沒什麼變化。 
 
 
「……不好意思，不過就請你跟我走一趟吧。」說完，凱太郎和西太郎各自的
趴到了兩人頭上，瞬間的消失在山林中。 
 
 
 

＝       ＝      ＝       ＝      ＝      ＝ 
 
 
「呼…這樣就好了。」善將戴魯比的傷口包紮好，戴魯比看著眼前的善－－
幾乎全身都纏滿著繃帶，遠比自己本身的傷還要嚴重的許多。但他還是用

腳搭到了善的身上，不停的舔著善的臉頰。 
 
「……喂…放開呀…」輕輕的推開了戴魯比，他看向了旁邊的黑魯加們。失去
了原主人的命令，他們就如同一般的寶可夢一樣，不犯人的待在旁邊。 
 
「那個…抱歉，你們的主人因為我的關係…被關了呀…」回想起前天，善可
沒想到兩隻凱西就直接的把他們傳送到了山腳下的警察局，還驚動到了正

在吃晚餐的可羅。 
 
「……今後如何打算…你們自己決定吧…他居然沒把你們登記在他的名下…
嘛…」這代表著這群隨時能夠恢復自由吧？但也代表著，只要他們想，也能
回到前主人身邊。 
 
善站了起來，他想趁再次被舌頭顏面攻擊前趕快離開。 
 
「……對了…那個。」善回頭，一隻黑魯加抬頭看著他。「……你們…不會吃人
吧？」 



 
黑魯加歪著頭看著善，發出了不解的悶哼聲。 
 
「……嘛…也是…嗯…」假使有，當初再回來探勘的時候也會發現大片血跡跟
碎布，看來那番言論也只是男子的虛張聲勢…吧？ 
 
「唉…」他抓了抓頭，人到底跑到哪了，善實在沒有頭緒。之後再問問山腳
下的居民吧，現在首要的是趕快回去青熔市，把剩下的特修通通拿來請病

假。 
 
「マネ…」肩上的尼子睡醒了，善摸了摸她的頭，使用了治癒之願後，這幾天
的她幾乎都一直處於睡醒之間。 
 
「再多睡一下吧？要回家了。」他將尼子改抱在懷中，往山腳下走去。 
 
 
 
「………」沉默著，他再回頭看了一下被火燒過的森林，想著火焰裡見到的
身影。 
 
  
 
 
 
 
 
                                         「……好像…稍微能懂你的心情了呀…」 
 
 
                                                                                    END 


